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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学者罗莎芒德·哈丁称印象派
绘画为“光的科学家描绘”。之所以这样
说，是因为在他看来，印象派画家“用科
学家可能达到的精确性画出物体的方方
面面和各种光线效果”。
  显然，哈丁将印象派绘画归于再现，
即真实地再现现实物象的光色变化。
  印象派绘画到底是再现性绘画（再
现，大约等同于普通读者所说的写实，或
者说“像”）？还是表现性绘画呢（表现，
大约等同于普通读者心中的不“像”，或
者如夸张、变形等）？
  就绘画发展史及艺术特征看，印象
派绘画属于再现的范畴。
  主要原因在于，其理念上是再现物
象真实的光色变化。“从种种事实来看，
印象派绘画还是依临摹之路，不同的是
他们模仿的‘光与色’成了造型因素，为
此不得不淡化主题的文学性、场景的戏
剧性、形体的明晰性”。也正因为如此，
罗莎芒德·哈丁才称印象派绘画为“光的
科学家描绘”。
  当然，还需作进一步分析。虽然将
印象派绘画归于再现，但由于其画面效
果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古典绘画
形式，其理念为真实再现物象的光和色，
但在绘画方法上却具有了一定的表现性
要素，如笔触、颜色的厚薄、肌理等等。
因此，也可以将其看作创作思路呈现出
根本性转向的过渡阶段，即从再现到表
现的过渡阶段。
  印象派绘画属于再现的范畴，但不
同于古典绘画的再现。二者在表现方法
和思维方式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形体、
色彩、色彩的调和方式、光线以及思维等
方面的不同。具体看：形体上，古典绘画
具有严谨的形体，完整的轮廓线；几乎无
笔触；主体与背景分离，背景只起衬托主
体作用；表现风格是线性的（描画的、塑
形的）而非涂绘的。而印象派绘画则形
体相对松散，甚至为强化光色的跳跃感
而牺牲物象的轮廓线；有笔触、有肌理；
主体与背景融合，背景成为画面的主体
部分而非仅起衬托作用；风格上更接近
瑞士艺术史家沃尔夫林所说图绘或涂绘
的概念（触觉的和视觉的）并具有了某种
表现性因素。从色彩和其混合与调和方
式看，二者也有很大不同。古典绘画的
色彩基本上是固有色的描绘为主，背景
色彩主要起衬托作用。而印象派绘画的
色彩则是条件色的色彩关系（光源色、固
有色、环境色），讲究色彩的冷暖规律并
按色彩关系组织画面、表现物体。从光
线的角度看，二者更加不同，古典绘画的
光是室内光，倾向于人造光，为形体的表
现服务。而印象派绘画的光则是外光，

并且成为画面表现的主体，换句话说，光
即表现的目的；更进一步说，表现光，实
际上即表现色，这体现的是光色一体性。
也正因为印象派绘画表现外光，倡导外
光写生，才引起了绘画上重大的革命性
变化。再者，从创作思维看，二者也有根
本性不同。就古典绘画看，是形为主，色
为辅的；形体讲究完整性和典型性；表现
的是宏大叙事和理想美。而印象派绘画
则以光色为主，形为辅；表现形体的自然
性，去主题性；表达的是视觉真实美。
  就印象派绘画的艺术特征，阿恩海
姆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印象派画家就是
通过把不同色彩瘢迹并置的方式，把他
们想要的混合色产生出来的。这种方法
不仅避免了由真正的色彩混合而造成的
浓度减低现象，而且再现出了空气特有
的那种颤动效果，同时还向眼睛揭示出
了各种色彩要素组合在一起后所形成的
那种复杂的混合。这里的“色彩瘢迹”，
主要是绘画的笔触、颜色的凸凹不平等
特点，甚至为了表现光色的跳动感，而牺
牲了物象的清晰的轮廓线。
  如果需要进一步概括印象主义绘画
的特点，还可用四个特定来描述：特定对
象、特定地点、特定时间、特定的光色变
化——— 瞬间性、条件性、真实性。
  莫奈在画《草垛》系列作品时，曾给
杰伏洛瓦写信：“我逐渐明白了，越前进、
越想表现自己所追求的瞬间形象，尤其
是光的笼罩，到处都显示着同样的光的
形象，就越须付出更大的努力。”这一论
述，恰恰符合我们上文提到的印象派绘
画的四个特定。
  印象派绘画取得的艺术成就和造成
的艺术影响，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甚至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印象派的
出现，才开启了现代艺术的大门，因为印
象主义绘画中的表现性倾向，恰恰孕育
了表现主义绘画中的表现性。
  当然，根据资料显示，印象主义式的
观察方法，早在我国晋朝时期就已出现，
《晋书》中对天空曾有这样的描述：“天了
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
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
俯察千仞之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
黑非有体也。”
  汪涛认为，从“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
而皆青”句，实际是对颜色空间透视的描
述，这非常符合西方印象派对颜色的观
察方法，即远处之色偏冷，譬如远山往往
偏“紫”“蓝”。
  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从条件色观
察方法看，中国实际要远早于西方印象
派；另一方面，虽然这种观察方法在中国
要早于西方，但中国绘画却未沿此发展，

而是转向意境表现，注重主体情感和写
意性，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绘画很早就走
向了表现性，这大约始于唐代，特别是王
维始创文人画开始，当然还可以继续上
追，甚至可以追溯到汉代时期的墓室壁
画。而表现性因素在西方可以说直到印
象派才开始出现，表现主义绘画则直到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发展。
这不由得不让我们深感自豪，并由此在
绘画创作上增强文化自信。

  优秀的重大题材美术作品，多以其
崇高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美学形式打
动人、影响人。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
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自2004 年起，文化
部就已启动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
程，并陆续涌现出《詹天佑修京张铁路》
《启航——— 中共一大会议》《井冈山革命
斗争》《七君子》《义勇军进行曲》《黄河
大合唱——— 流亡•奋起•抗争》《太行烽
火》《红军长征的将领们》《新中国诞生》
等一批气势恢宏、震撼人心的作品，形
成波澜壮阔的艺术画卷。
  中国的“历史画”，其发端可上溯至
先秦时期。其功能，谢赫在《古画品录》
里明确提及：“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
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也正因
此，张彦远将其提升至“与六籍同功”的
高度。美术史上，此类作品如顾闳中的
《韩熙载夜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
图》等，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
《论绘画》中，阿尔贝蒂曾谈到历史画是
最高贵的绘画类型：“画家最伟大的事
业是历史画”“画家最伟大的事业是处
理某种具有纪念碑意义的题材”。在当
今，“国家”“民族”“历史”等关键词串联
起来的宏大叙事尤为重要，这种介于历
史真实与审美构建之间的叙事性图像，

不仅能让一个民族对抗遗忘，也能让大
众在艺术中汲取精神力量。
  李学辉的新作《千古风流人物》无
疑是一幅典型的“历史画”。在此之前，
他已有丰富的历史画创作经验，曾创作
过《苦旅·孔子与七十二门贤》的群像巨
制，以30米长卷的形式再现了2500 年前
孔子及72 门生“游学列国”“河畔论道”

“回归故里”“著史春秋”的场景，将圣贤
人物与经典的历史场景以艺术手法生
动呈现。而《千古风流人物》无论在尺
幅还是题材的历史跨度上，无疑较之前
又有巨大的突破——— 中华民族五千年
的灿烂文化与崛起之路，被描绘于60米
的长卷之中，再一次展现了他创作“历
史画”的能力。
  《千古风流人物》的创作历时六年，
几易其稿，作者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的
同时，多次到历史事件发生地考察，并
在多次征求文史专家及学者意见的同
时，广泛征求艺术界同行的看法，大到
人物形象，小到服饰背景，都力求在“艺
术再现”与“历史还原”间找到契合点，
在内容素材的选取上颇费心力。
  把五千年的浩瀚历史长河浓缩于
60 米画卷并非易事。题目既是《千古风
流人物》，构成画面主体的，必然是名垂

青史的豪杰人物，如何将这些不同时代
的代表性人物纳入画卷而不突兀，同时
形式灵活，着实考验作者的美学功
力——— 不禁想起东晋时期《竹林七贤与
荣启期》模印砖画，曾将八位名士绘于
总长数米的墓砖墙上，以银杏、槐树、青
松、垂柳、阔叶竹相隔，植物与人物的清
高气质形成巧妙呼应。这种对称性的
构图，是当时惯常的一种画面设计，那
么如今在长达60米的画卷上，作者要布
置的人物又何止八人？首先在构图上，
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
几经构思后，作者巧妙处理了整体与局
部、情节与观念、真实与虚构等方面关
系，将不同时空的历史片段融合于整幅
作品。在这个基础上，又从五个方向来
丰满恢宏的青史风云：一、中国经典神
话传说（如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后羿
射日等）。二、影响中华民族发展走向
的重要历史大事件（如秦王扫六合、楚
汉之争、甲午海战、辛亥革命等）。三、
塑造和传播中国文化性格的文化交流
大事件（如老子出关、鉴真东渡、郑和下
西洋等）。四、在历史洪流中发挥重大
作用的人物和群体（如岳母刺字、苏武
牧羊等）。五、心系家国，壮志抒怀的文
人志士（如屈原投江、文天祥殉国、戊戌

六君子等）。通过以上方向为切入点，
进行划分归类，通过合理的人物图像布
局、情节塑造，表达了对历史的看法。
通览整幅作品，李学辉通过一种内在的
激情，以翰墨投笔青史，以短锋相接千
古风流人物，气势撼人。
  在忠实于历史事件本身的同时，李
学辉又加入了对场景的艺术阐述。在
情节设定上，《千古风流人物》并未落入
历史画常见的“简单再现”“模式化重
复”“连环画风”等问题中，而是用历史
的叙述方式和文学式的审美，为观众构
建出了在真实和想象之间的美学范式。
整幅作品既有对场景气氛的营造，同时
也在大场景中设置了耐人寻味的情节
及细节。而“秦始皇统一六国”“甲午海
战”等重大历史节点，很难浓缩到某个
具体的情节来表现，画家便选取历史转
折中的代表性人物，通过人物气质、动
作的塑造、服饰的变化，来揭示所绘人
物的身份及所处的历史时期。同时，对
于古代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的塑造，
作者并未完全执着于人物形象的刻画，
而是将其放在历史情境中，捕捉人物的
精神气质，还原一个生命瞬间，以此将
人物和其故事生动呈现。
  图像化展现中国精神，是通过艺术

家各自艺术创作的手法与造型艺术语
言来实现的。李学辉的《千古风流人
物》提供了一个典型而生动的范本。希
望这样的美术作品越来越丰富，共同构
建起属于中国当代美术的长卷。（作者
为山东画院研究部青年理论家）

  书法是无声的音乐，当我们观
看书法家展纸蘸墨、挥洒自如地进
行书法创作时，就会不由自主联想
起交响乐团里那风度潇洒的指挥家
挥舞银棒，随着那变化多姿的动作，
优美乐章仿佛从他的手指间流出。
  书法是用毛笔在宣纸一类的载
体上书写汉字的艺术，它是在一段
完整的时间过程中完成并在二维平
面空间即纸上凝固下来的空间艺
术。音乐是以声音为材料，通过组
织音阶构成听觉意象，经过乐器的
演奏或人的歌唱来实现并诉诸听觉
的时间艺术。书法通过点、横、竖、
撇、捺等八个基本笔画的不同形式
的线条组合来完成，音乐则是通过
八个音阶丰富多彩的组合形成旋律
来完成。二者具有异质同构的相通
性。音乐会上指挥家的动作时起时
伏、时舒时收、时快时慢、时轻时重，
音乐随之出现丰富多彩的韵律节
奏。而书法家起笔、行笔、收笔的动
作以及提按、转折、顿挫、轻重、快慢
等运笔节奏的变化，聚墨成形，任意
挥洒，仿佛是在宣纸上奏出的美妙
动听的乐曲。那条游动的墨线旋
律，就是书法家心中的音乐呈现。
  音乐的材料即声音，我们可以
在自然界中找到，但是杂乱无章的
声音不能称为音乐。音乐的声音必
须经过作曲家精心思考、组织、提炼
才能形成。构成音乐意象的声音是
有规律的，是和谐的声音。音乐的
构成主要包括旋律、节奏、调式、和
声、复调、曲式等要素。不经过创造
性的组织，无论什么样的声音都不
会成为音乐。作曲家的创作是构成
音乐的第一步，即将其生动的乐思
以乐谱的形式记录下来。富有感情
的旋律原本只存在于作曲家的心
里，当乐谱形成后，便以音乐符号的
形式展现；而音乐符号本身是静止
的，要复现作曲家的乐思和情感，把
乐谱变成“活”的音乐，必须通过音
乐表演来实现。音乐表演是指挥

家、演奏家对音乐作品的再创作，它
构建起作曲家与音乐欣赏者的桥
梁。没有音乐表演，音乐作品不能
成为真正的音乐。
  书法作品的材料往往是一段有
意义的汉字组合，例如一首诗或是
一首词。书法不直接表现诗或词的
意义，它是用汉字的外形进行抽象
意义表达的。同样，书法艺术需要
创作者利用精湛的笔法对有序的字
形结构进行创造性组合，杂乱无章
的线结构是不能称为书法艺术的。
构成书法艺术的线条，是一种“有意
味的形式”，其包括笔法、字法、章
法、墨法等要素。现在诗词作品，一
般也都是由无生命的印刷体留存
的，要使其变为有韵味的美的书法
艺术品，同样需要书法家进行创作
表现。书法家的创作过程与音乐演
奏家的表演过程异曲同工，尤其在
行草书的创作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书法和音乐都是时间特性很强
的艺术，其产生的过程是在时间序
列上展开的，具有不可回逆的时序
性。两者不同的是音乐诉诸听觉，
是无形的、无法留存的，随着演奏的
结束而消失；而书法诉诸视觉，是有
形的、可留存的，随着时间流逝在平
面空间留下凝固的墨迹。二者都具
有起承转合与周而复始的特性，都
是以一定的结构形式呈现。音乐，
无论是一首小曲子还是大型的交响
曲，都讲究起承转合。音乐最大的
特点是一唱三咏、回环往复；书法也
是一样，无论是一个笔画、一个字，
还是一篇完整的作品，都讲究起承
转合。一个笔画中有起笔、行笔、收
笔的过程，一个字乃至一篇字不仅
要有起、行、收的势态连接，更讲究
连贯、对称与呼应，讲究节奏、韵律
的变化。因此，书法和音乐的线条
运行都具有延续性和流动感，它们
的生机、活力、神韵、气势都是在运
动中呈现出来的。
  书法和音乐都不直接表现客观

物象，它们都是抽象性很强的艺术。
比如一个音符，无法找出与其对应
的客观对象。音乐不能说明或者再
现一个事物，更不能表达一种概念。
音乐是直接表达情绪的艺术。黑格
尔在《美学》中说：“音乐是心情的艺
术，它直接针对着心情。”人的情绪
和情感是复杂的，当客观物象与人
的心理情绪碰撞时，就为音乐创作
提供了同构的契机与基础。并且音
乐的空间流动性，能够迅速直接地
作用于人的心灵，特别是当一个人
处于一种忧郁或孤独的境遇时，音
乐抚慰心灵效力的体现就更为明
显。书法的线条也是抽象的，笔画
和字的形态不能与客观对象的存在
物相对应。尽管早期汉字有模拟现
实的现象，但这种原始文字也只是
一种抽象的表现。书法作品的形式
不能表达一个具体的概念，书法作
品的文字本身只是一种抽象的线条
符号。因此书法创作不受客观物象
的限制而能获得更大的精神自由，
从而给书法艺术带来更多想象和发
展的空间。书法和音乐都通过虚实
的结合表达其韵外之致和无声胜有
声的高妙境界。

漫谈书法与音乐
□谭延祯

  谭延祯，1965 年生，山东淄
博人。山东建筑大学书法硕士研
究生导师，中国书法与易学文化
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北京国际文化贸易促进会书
画艺术专业委员会特聘研究员，
山东省教育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委
员，山东省中国书画艺术等级考
试评审委员，山东山青书画院副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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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科学家描绘”
——— 以莫奈绘画为例谈印象派绘画

□刘明亮

书法 谭延祯

《千古风流人物》局部一

《千古风流人物》局部二 《千古风流人物》局部三

  刘明亮，1972 年生，山东新泰
人。齐鲁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济南市
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济南市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

《吉维尼的干草垛》 莫奈

《坐在柳树下的女人》 莫奈

  李学辉，1959 年生，山东惠
民人。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
中心签约艺术家，中国孙子兵法
研究会特聘画家，国家一级美术
师。曾先后在北京、济南、青岛、
泰安等地举办画展。出版《中国
当代名家画集——— 李学辉》《李
学辉国画作品选》等书画集。


